
文学新观察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化
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
自国内外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 !" 世纪全
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问题。

两部新的文学史的出版

此次研讨会源起于两部文学史的出版：!#"# 年由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
国出版，其汉译本也将于 !#"$ 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 年由赵敏俐与吴思敬主持的 《中国诗歌通史》
（""卷本 %"&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两年内先后在中西方出版，

应该说是本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首都
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介绍，“它
们在撰写时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不是在比较中求同，
而是在‘比较中求异，大谈中国文化或文学的特质’。
文学史本身就应该是多样的，更何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
下的两部著作，自然会有更大的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互相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显得更加
珍贵，“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理
解，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
地变化和深化。”赵敏俐称。

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困难

“在我们对人类文明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新
的认识的今天，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还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古代文学现代化，用现代化的
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第二，中国文学研究西方
化，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缺少对中国
文学民族特质的把握；第三，文学研究政治化，受!#世纪
社会发展大势的影响，文学研究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对许
多文学史现象进行了片面的解释。”赵敏俐称，“最重要的
客观原因是由于变革太大太快，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功
利性过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
者之一商伟认为，文学史的突破可从以下两点入手：第
一，有赖于某些专题的研究和突破，这就要求对我们习
惯的概念范畴做一些挑战。同时，也要求我们打破中西、
古今的界限，去追溯、去思考。第二，文学史写作可以是多
样的形式，现在做编年文学史很盛行，但我们也可以做
‘短时代’的文学史，比方说乾隆中晚期，并把这种‘短时
代’的文学史和地域文学史配合，通过时空两方面的结
合，就会有一部比较具体的文学史。像这样的文学史，是
有很大潜力的。

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诗歌通史》 的撰写，是我们在 !" 世纪的全
球化视野下，重新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史观的一次实践。”
赵敏俐说，“也是我们力求克服上述三大问题，力求对
中国诗歌史做出贴近其原生形态的描述的一种努力。”
“《剑桥中国文学史》 作为一部最新的中国文学史，

它在内容上明显是有突破、创新意欲的。相比以前出的
文学通史，它确实让人体会到了专题研究的深入和成果
的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教授认为。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表
示，“书写一定时代的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不
同的角度，这里所提供的仅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立场与角
度，也许正是在不同的立场、不同角度的碰撞与交流
中，对一段文学史的描绘才能更确切与清晰起来。”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彭希聪

“乡愁”主题的弱化

提到海外华文文学，人们最容
易联想到的词就是“乡愁”。从
"'"# 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
岛木壁上的华语诗歌至今已有百年
历史。!# 世纪初，林语堂、郁达
夫等大师都曾以东西创作技法的集
合来展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大批青年去往
美国留学，独处异乡的孤独与文化风习的
冲突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写就了许多
被称为“留学生文艺”的作品。这一时
期，旅美作家白先勇创作丰盛，诗人余光
中撰写了许多名篇。一般认为，“留学生
文艺”是海外华文文学自觉创作的开端。
七八十年代开始，海外华人文学拓展了创
作题材和内容。可以说，文学是离乡华人
表达内心挣扎与愁绪的最好方式之一，其
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上世纪 '# 年代曹
桂林所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些作品向读者展
现了一幅华人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现实图
景。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乡愁是中国文
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因为，中
国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故土
情结，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会自觉不自觉
地在中国人的文化表述中透露出来。如
今，全球化背景下交通与信息技术日益发
达，乡愁这一情感已经被渐渐弱化。他指
出，描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征，使用“流
散”、“离散”等词汇可能要比“乡愁”
更准确，因为海外华人的离乡不是一般的
离乡，他们是离开了族群，到了另一个族
群中，像“散播的种子”。
“故土和童年是不需要认真去记忆的，

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你的血液里，只要活
着，就不会忘记。”作家张翎在谈到“乡
愁”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这样说，“我已经
离开中国多年，无论一年里回国多少次，
我已经失去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鲜活的根。
我的根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是我已

经不知不觉中在‘这里’
和‘那里’之间那一片狭
窄之地长出了新的根。这
个根很虚浮、不稳固，经
不太起风吹雨打，有些战
战兢兢，岌岌可危，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和不安全感给了我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感
受。在那个新根生出的地方，视线依旧是
朝着故土故国的，但是视点有了改变。”

作家陈谦认为对一个决定离家去看世
界的人而言，“乡愁”的淡化应该是积极
的事情，它说明人们开始融入新环境，有
了更多的心灵空间去发现新的美。目前活
跃的新移民作家，应该已经超越了“乡
愁”的阶段。

跨文化展现人类共性

在贺绍俊看来，海外华文文学最大的
特点并不在于作家在海外不一样的生活经
历，而在于他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不可
避免地要经受一次次的文化震荡和文化碰
撞。在文化震荡中他们显然会有意或无意
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也会对存放在记
忆之中的以往的经验重新加以体认。比如
严歌苓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接受到了一种建
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她以
这种思维模式去处理中国经验时，就是一
种全新的叙述。她近些年的小说几乎都与
中国的红色历史有关，但即使写抗日战争、
土地革命、反右斗争，她都会从一种新的视
角切入到历史，看到历史的另一方面。

跨文化体验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所

带来的并不是单纯空间转
换与价值观差异，而是由
现实距离所带来的对母体
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正
是描绘中国题材、中国语

境让华人作家充分展现自身的思考。陈谦
创作《望断南飞燕》以细腻的描写呈现女
性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和洒脱态度，流露出
女性意识的觉醒。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
以两位主人公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来表
现文化之间的既定差异，是中华文化“和而
不同”的真实写照。陈河以《致命的远行》、
《沙捞越战事》等作品展现了对战争与历史
等宏大架构下人类命运的描摹。

然而，要深度展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
与交融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的
主体是“人”，作者必须要亲历这一跨文
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方能自觉地思考并
书写内心。在张翎创作的长篇小说 《望
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中，
这种力图超越文化冲突、寻找思想共性的
文学意蕴表现得尤为突出，莫言评论说她
“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
缝地辍连在一起”。张翎认为这种尝试源
于近十年海外生活的积淀与思考，她说，
“新移民对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激越控诉情
绪和一些较为肤浅的观察和反映，都已经
在 "# 年的沉淀中变成了理性的、心平气
和的叙述。所谓的文化碰撞文化冲突的话
题，在这时已经成为相对的过去时”。那
么，对新移民作家而言，“现在时”则意
味着“忽略物质生活层面的差异，感受精
神上的和谐飞翔，关注超越种族文化肤色

地域等概念的人类共性”。

海外华人文学队伍越来越大

陈谦认为，海外作家各自的成
长背景、生活经历很不一样，这使得
他们写作的关注点各异。如何超越
个人生活的局限，这是每一个作家
都要面对的挑战。她说“好的小说要
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它虽无法提供
所有答案，但能提出问题，让人通过

了解故事是怎么发生的，能够更好地理解
生活和他人。从这一点上讲，海内外作家面
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勤于学习和思
考，从而对繁复的生活现实具有深刻的理
解和表达”。具体对海外华人作家而言，
“因为远离中文核心语境，语言显得不够
鲜活，导致作品语言看上去缺乏当下生活
的现场感，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另一
方面，这也会迫使海外作家们更好地回归
传统，从沉淀过的经典作品里吸取营养，
使作品呈现出沉静而雅致的风格”。

张翎认为，虽然目前海外华文文学呈
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但仍然有一大批作家
连基本的出版市场都不能保证。群体写作
欲望的强盛和整体发表渠道的萎缩，将会
是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一大挑战。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跟随创作主体的
生活境遇和全球化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历经
嬗变；随着第三代、第四代移民作家融入
居住国文化，非母语写作者数量增加，海
外华文文学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这些都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总体而言，贺绍
俊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非常乐观，
“因为文学的突破和创新往往与新的文化
因素的加入有关，或者说不同文化的碰撞
甚至冲突是激发创新的重要力量，海外华
文文学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碰撞的特点，
因而它具有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中国
的海外留学大门越来越敞开，会有更多的
年轻人涌向海外，可以断定，海外华人文
学的队伍也会不断有新人加入，队伍将越
来越壮大，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海外华人文
学充满期待。”

海外华文文学
成为中国文学新力量

刘 静

花的心 刘 鹏摄

“80后”志愿者作家为志愿者著书立说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的王萌萌志愿者长篇小

说三部曲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后”作家王萌萌
历时 (年，深入生活第一线，甘于清贫、寂寞和孤独，以
志愿者的身份和精神讴歌志愿者，先后写作出版了反映
中国志愿者群体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包括描写支教志愿
者的《大爱无声》、环保志愿者的《米九》和上海世博志愿
者的《爱如晨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会的专家认
为，王萌萌的志愿者小说体现了在“%#后”作家作品中少
见的关注社会、勇于承担责任。作品从志愿者角度进入当
下时代生活，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代际价值观
的冲突和不同文化的冲突，体现了对爱的领悟。

舒羽随笔集《流水》妙趣横生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舒羽《流水》随笔集首发式暨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余光中先生在《流水》序言中盛
赞舒羽的随笔语言多姿，语境多元，“随笔集《流水》
写得十分精彩，法无定法，灵动之至。”提到舒羽学音
乐出身，又投身现代职场，余光中称舒羽“可谓内外兼
修，既回头去怀古，又要转头来迎今，挤进社会的前
线，追逐分秒的变化”。他认为舒羽的文风自如，无论
叙事或状物，都佻巧而谐谑，所以她笔下的人物都带点
漫画的趣味。从舒羽独特的文体背后可透露出作者独特
的性格魅力。

近年来，旅居或移民海外的华人作家在国内文坛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陈
谦、王瑞芸、袁劲梅、张惠雯、苏河、邵丹、于晓丹等。以这些作家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源自上世纪%#年代
新一轮华人出国热潮，这一股写作力量在文化素养、生存状态等诸多方面与早期海外华人有所差异，携带
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维度。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返国传播并受到读者高度好评是近年引人瞩目的现象，严歌苓、张翎和虹影被称
为海外华文文学“三驾马车”，严歌苓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在《扶桑》、《天浴》等作品中表现出了富
有哲思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深刻理解。严歌苓和张翎的小说改编为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唐
山大地震》 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虹影的代表作 《饥饿的女儿》 以 $# 多种语言出版，并获意大利
“罗马文学奖”。

经历了空间转换与文化冲突的海外华人作家通常在创作中表现出边缘感与离散感，因距离而建构出
对文化重新审视的视角，从而为华语
文学的创作带来新的叙述方式与思想
元素。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
程既有华人移民进程的独特时代印
记，也因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而被赋
予更多元与丰富的活力。

我们都有自己身世的出生
地，作家更有自己文字的出生
地，在这出生地里如何经营、经
营什么，是大有区别的。去年
底，一向在福建文学圈里为人
谦和、低头做事的吕纯晖先后
出了两本不厚的书———散文集
《出生地》和小说集《听来的故事》。读过之
后，我的感慨很多。在各种各样的写作者
中，有这样的人，他们怀着对世界的热爱，
对善意的珍惜，听从心灵的指引，随意率性
地记下自己对爱的认识、录下自己对美的
领悟，让文字从自己的笔下随性冲淡、自然
而然地出生。纯晖就是这样经营自己的文
字的。

纯晖说写作是在善待自己，我认为她
更多的时候是在善待他人。一如在生活中
纯晖善待自己遇到的每个人，在写作的时
候她善待读者、善待所使用的文体、善待每
个词句。具体地说，她不肯苟且羼水、敷衍
成文，她慎用形容词、副词，而动词、名词在
她手里生龙活虎、画龙点睛，不让读者乏味
与紧张。她说：“散文是千年以来我们语言
的稻米。一代一代的耕者，以心灵之水，以

激情之柴，以生活或生命状态之米，炊雪白
雪白的饭给我们餐。常有感于饭与饭竟如
此不同，有的是新谷，有的却是陈粮。”她断
断不愿意把老套的“陈粮”端给大家，她讲，
“我不敢说我的就是好米，可我知道哪里有
好米———它们甚至是野生的、杂交的，不用
经与典的‘农药’，不用诗或词的‘化肥’，自
然而然地拔节抽稻扬花结粒饱满。”我想，
这样的写作哲学很值得推崇。

纯晖是经过了不少风雨与磨难的，下
乡、进工厂、与父母家人长时间的分离等
等，但在她的文字里，没有牢骚、抱怨与
怒气。她多采撷寻常生活中之温暖点滴，
每日所见之鳞光片羽。不管分量多轻，多
么微不足道，她总能赋之以意义和趣味。
正如她的女儿欧逸舟在为《出生地》所作
序中所说：“无论是小面店，还是大红

袍，她总能挖掘它们与这个世界最真切的
关联，那便是一个‘情’字。她的心中有
情，眼中有情，所以笔下有情。”也许在
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最能看到一个人的
品格、境界。纯晖对人不设防、不猜忌，
她关心三轮车夫小林的命运，无条件地接
纳这个靠拉车挑起全家重担的汉子的倾
诉，真心同情这个小人物悲欢跌宕的命
运；她对求助的农妇施以援手；她关注小
面店里四川小伙计的生存冷暖；她让曾经
被砍得不成人形的出租车司机敞开心扉，
她认为，“即使到了天寒地冻的人类冬天
里，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心灵的纯洁性，
因为纯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另一样取暖
的工具是幽默。只可惜幽默远在物价全体
上涨之前就贵得不得了，并非人人能够付
出这笔高消费。”她总是在自己的文字里，

实践着自己的善意，延展自己
对他人的祝福，相反，她拒绝咀
嚼自己的善意以为炫耀。

但最浓的情义、最深的记
忆往往属于流逝的岁月与失落
的过往，散文《出生地》打捞的
是个人内心的记忆———一段炮

击金门时代的往事，$ 位年轻而没有留下
姓名的好战士，一户家道中落的清苦人家
的相濡以沫，大时代、日常生活、不起眼的
小事小情，作家把个中的曲折委婉，写得有
情有义、温而不腻，在纸上建起了一座情义
之碑。与父母的挚爱情愫是纯晖文字的另
外一个方面，为白如“水姜”的老年母亲洗
脚，调侃她的耳背与打岔，细叙她的唠叨与
精明，同样感人至深。再如，写诗人舒婷，说
她“她领着一大群香水玫瑰、九重葛和太阳
花，住在鼓浪屿中华路一座老式别墅里”。
“她放下诗歌的十字架，挽起散文的菜篮
子。”显出她观察、认识和描写人的功夫十
分了得。
“爱”与“美”，是吕纯晖文字中不变和

四处流淌的旋律，她的文字更多的是对美
的颂扬，对爱的激赏，品质至纯至醇。

吕纯晖：在爱与美的出生地
梁鸿鹰

鹧鸪天 癸巳即兴
冉冉卿云出海东，

悠悠好梦暖寰中。

听儿放炮催春讯，

展卷先描杨柳风。

芽添绿，蕾涂红，

乡情袅袅绕时钟。

开门一笑蛇年了，

马跃明朝待庆功。

鹧鸪天 那枝莲
瓣瓣心香聚有缘，

喧哗人海那枝莲。

节长节短丝长在，

花谢花开情自牵。

青仄仄，粉团团，

常从烟雨忆田田。

秋波春水随时运，

荡荡风云淡淡看。

诗二首
高 昌

梦幻海滩 苗 青摄

严歌苓

陈河

虹影

陈谦

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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